


目  录 

第一章  钓鱼日本投降之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二章  风雪夜老姨投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第三章  扎在死亡线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第四章  入狱奇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第五章  诱骗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第六章  特派员大会扇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第七章  圈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第八章  延安黄粱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第九章  对簿公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第十章  放长线钓大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第十一章  密电码疑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第十二章  积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 

第十三章  考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第十四章  狼心（伸向孩子的魔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 

第十五章  西便门的怒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9 

第十六章  缝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3 

第十七章  绑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 

第十八章  黎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7 

 



第一章  钓鱼日本投降之后  
北平城里出奇的平静，这倒让人想不通了，国民党不是要打内战

吗？要打就快点打，老百姓就希望早点过和平日子。可为什么还不见

动静，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天晚上大哥推车进了家门，他放下自行车，进屋将两手一背说：

“妈，我手里有好吃的，您猜是什么？ ”  

“我猜是糖。 ”我第一个说。  

“不对。 ”  

“是苹果。 ”  

“也不对。 ”大哥把手里的东西亮出来说： “瞧，是这个。 ”  

“啊！鱼！还是活的，哪来的？ ”母亲兴奋地喊了出来，我和三哥

也跑了过去。  

“钓的。这两年咱们的生活够苦的了，吃没的吃喝没的喝，我就

想找个地方钓两条鱼给您打打牙祭。快去拿个脸盆来。 ”大哥说。二

哥忙舀了半盆水端了过来，把鱼往水里一放，鱼居然都是活的，那鱼

虽然小了点，可遇到了水欢蹦乱跳的却是那样的可爱，喜得一家人都

围着脸盆看个没够。  

“这兵荒马乱的哪儿还有钓鱼的地方？ ”母亲问。  

“要说这事我也是才知道没几天，上个礼拜那天吃晌午饭，胡学

增忽然从他的饭盒里给我拣了一条小鱼，我一吃，嘿，还真香。当时

我就问他这鱼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河沿钓的，地点就是在三庙东边

的桥下边。他说现在小日本一投降，伪军不管咱们，国民党也不管咱

们，所以这些天他天天都在那座桥底下钓鱼。他说他一晚上能钓一兜

呢。当时他问我敢不敢去？要是敢今天晚上就带我去。这样，我就跟

他去了几趟，昨天我又跟他去了一趟，一看的确什么事都没有，人家

一点都不管。在桥底下我还听跟我们一起钓鱼的说，他们几乎天天都

在那儿钓鱼，那儿从来就没人管过。尤其在最近，那个桥底下国军和

伪军连个人影都没有。即使有人出来也不管我们，而且要是我们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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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碰了面他们还对我们微笑呢，跟过去一点不一样。您说说，这也许

就是日本投降的好处，从现在起他们再也不敢拿咱们老百姓不当人了。 

不过有一样我弄不明白，他们在三庙北边的河上修了一座桥，这

桥很特别。整座桥是用木头做的，桥的下边是个大圆盘，在圆盘上修

了两排墙板，两排墙板中间的空间差不多有一米左右，两个人并排走

完全可以过去。这桥的下边还安了两个辘轳，这辘轳每天早晚都摇一

回，他们早晨一摇，不一会儿两排墙板就分开成了一座木桥，到晚上

再一转墙板就会起来了，谁也过不去了。不过倒也没关系，这墙也不

是太高，我们哥俩往上一窜就能翻过去。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弄这

么一座桥是为的什么，所以我每次过来过去都加着十个小心。  

我们都有暗号，万一他们从碉堡里出来人，我们的人一听口哨就

全散了，这样他们根本抓不着我们。还有，我每次钓鱼都是先把车放

在胡学增家，然后翻过墙从五条走。回来的时候再从五条跳墙回来，

这样他们就抓不着我了。我跟您说吧，我们还认识了五条的一个老头

呢。这话您千万别跟外人说去，听说那个老头姓李，原是便门外的人，

自从日本鬼子一来他的一家都死了，就剩了这个孤老头，后来他的亲

戚就给他接城里住了。您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联络员，我们每一次

从他家墙上过的时候他老人家都出来送我们，还给我们留着门，真的

那老头对我们可和气了。 ”  

“别老站着说，我拾掇鱼，你快吃饭吧。 ”姐姐说。  

“唉，我看明天是礼拜天，明天我带着弟弟们去玩一趟，钓回鱼

玩玩，这年月连个门都出不去，把他们都憋坏了，钓一回鱼也消遣消

遣。怎么，你们去不去？ ”  

“去，我去。 ”二哥和三哥同声说。  

“大哥，我也去。 ”我说。  

“你去干嘛，你没听见有危险吗？ ”母亲说。  

“没关系，让他去吧，明天我背着他，有我在保证出不了事，您

就放心吧。 ”大哥这样一说，母亲只好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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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哥四个爬起来，吃完早饭拿起鱼杆就往外走。虽

然这时候天有些凉，可我们的心早飞到桥的下边了，哪顾得那点凉意。 

刚走到三庙，就看见从两边出来两个伪军： “站住，干什么的？ ”  

“我们是钓鱼的。 ”大哥说。  

“噢，钓鱼可以，走吧。”伪军说。大哥一听这话里有话，忙问：“老

总，您今天怎么在这儿设了卡子？是不是今天有事？ ”  

“你钓你的鱼，别的你甭管，这不管你的事。 ”  

“要那样我们今天不去了。 ”大哥说。  

“不行，现在戒严了，你们回不去了。今天谁再说不去我立马就

把他抓起来。你们今天既然来了那就是钓也得钓，不钓也得钓。我再

告诉你们，你们回去也得给抓起来，还不如踏踏实实钓你们的鱼，你

们要是在桥下钓鱼倒没人搭理你们。等我们这儿戒严散了，你们再回

家也不晚嘛。 ”没办法四个人只得继续往前走。  

“坏了，想不到今天会出事。我看他们好像是朝咱们来的。 ”大哥

说。  

“是啊？我心里也直犯嘀咕。 ”二哥说。  

“走吧，咱们小心点，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一说走咱们就走，

我敢保证出不了错。 ”说着话四人便来到三庙北边的一座小桥前边。

只见在河面上有一个木头作的大圆盘，圆盘的上边有两排木头墙，搭

在南北两岸形成了一座小桥，宽度差不多有一米左右，两个人并排能

够走过去。在小桥的两头各站着一个伪军，好像怕谁把桥偷走似的死

看着这座桥。在我们上桥的时候，他还朝大哥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  

大哥悄悄说： “你们看见这座桥了吗？我到现在就是弄不明白，

他们费了这么大功夫建这么一座桥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瞧那下边有

两个辘轳，那辘轳一摇这桥就转过去了，这桥就通不过去了，我想这

会不会是故意为咱们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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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是老百姓，朝咱们来有什么用？我看没准是为游击队修的。

不过，咱们去了也得给捎上。不管怎么说我看是来者不善，咱们还真

得小心点。 ”二哥说。  

“那这么着，我再去试试，看看他还怎么说。他要是涮咱们，咱

们就给他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报告给游击队，

让他们这座桥白修。”大哥说罢走到小桥前说：“老总，您瞧，我忘带

鱼食了。这样吧，今天我们不去了，明个我带了鱼食再来。 ”  

“不成，来了就走还不够我费功夫的。我告诉你说这是上边的命

令，来这儿的人来了就不能回去，得了，听我的话没带鱼食你凑合跟

别人借点，再说地下有蚯蚓，你挖两条不是照样钓鱼嘛。得了，去钓

你们的鱼吧！ ”伪军把嘴一撇似乎很得意。  

“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戒严哪，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变了。 ”大哥

说。  

“足啊，你们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戒严，可你们走到这儿的功夫就

不能戒严吗？不信你就回去试试瞧戒严没有？不过一样，你回去让我

们抓住可别怨我啊。得了，依我看你们还不如在这儿呆着踏实呢。 ”

听伪军这么一说，大哥听了心里凉了半截，回来跟二哥说： “看来咱

们真是回不去了？这样，只要你们听我的，即使出了事我也保证咱们

能回家。你们都听着，一会儿只要听见谁吹口哨，你们就背着老四朝

桥根跑，我收了鱼杆就追你们，咱们翻到木板中间再说。 ”  

“那咱们翻得过去吗？ ”  

“翻得过去，头几天我试过。你看着这墙挺高，其实跟咱们家的

墙头差不多，咱们俩翻过去都没问题。咱们过去之后把他们一接就都

过去了。走吧，你看那边大桥下边就是钓鱼的地方，你看那是碉堡，

现在那里边没人出来。你看这边和那边的都是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就

在这儿一边钓鱼一边接头。那个桥墩下边就是我钓鱼的地方。你们放

心，咱们四个人有八只眼睛，只要咱们都注意着，碉堡里一出来人咱

们就跑，我保证没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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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我们兄弟四人来到了桥墩下边。大哥先找到一个小伙

伴悄悄地说了说这事，那个小伙伴听了之后和大哥商量了一下就先走

了。随后大哥拉出了鱼杆，放好鱼食，将鱼钩甩进河里。这时静静的

河水中现出一串串涟漪，一群小鱼游了过来，争着吃那鱼食，以致那

鱼漂一上一下地浮动着，不一会儿，鱼漂不动了，大哥又将钩拉了上

来，放上鱼饵之后又放了下去。忽然鱼漂沉了下去。大哥忙把鱼杆往

起一甩，那小鱼使劲挣扎着被甩了上来，在地上不停地蹦。三哥忙过

去将小鱼按住，把鱼钩摘了，将鱼放进了网兜里。大哥把鱼食放好，

将鱼钩又甩进河里。鱼还没钓上几条，就听到几声刺耳的口哨声。有

人喊： “不好了，碉堡里出来人了。快跑！ ”  

“你们快跑！别管我，我收了鱼杆就走。 ”大哥一声喊，二哥和三

哥背起我就跑，不一会儿大哥也跟了上来。  

“你先跳进墙里边接他们，快！ ”大哥一喊二哥忙窜了进去。  

“那，我够不着。 ”三哥说。  

“没关系我在这儿托你一把，里边有你二哥接着，不用怕。 ”大哥

说罢将我和三哥依次送进去，这才翻进墙里不一会儿，就听外边一阵

大乱，有喊的有骂的，嘈杂的脚步声中还夹杂着狗叫声和枪声，那木

墙板上也时而出现被机枪击中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见一些人在木墙

板前边停下来不跑了。这时只听有人说： “怎么着，你们不跑了，跑

不动了吧？想从我手里跑出去，没门。就你们这些东西，日本人杀你

们，我也照样杀。 ”  

“啊，那不是跟日本没投降一样吗？ ”  

“这话说对了。我告诉你，过去，老子就是伪军，我吃皇军，喝

皇军，我抓的就是你们这些猴崽子。现在我军装一换当国军了，我照

样抓你们。我不管日本投降不投降，也不管你们在哪儿，只要天下有

你们在，我就是你们的死对头，你们跑到哪儿我就杀到哪儿，直到把

你们杀光为止。我看，直到现在你们还蒙在鼓里。算了，我就跟你们

说明了，也省得你们死了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你们看看我的兵，

这些人过去就是伪军，有的还是铁杆汉奸，今天他们都是我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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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看看这座桥，这座桥有个名叫 ‘金钩钓鱼 ’桥，这是专门为你们设

计的，为了这座桥我没少费心思。这座桥有一个特殊功能，我让人过

的时候它就是桥，我把它转过来，你们就一个人都过不去，这就是这

座桥的妙处，所以它叫 ‘金钩钓鱼 ’桥。知道了吧。你们钓鱼，我也是

钓鱼。可我钓鱼跟你们钓鱼不同，钓法不同，用的鱼食和家什也不同。

你们钓的是河里的小鱼，我钓的是你们；你们用鱼钩，喂鱼食，我用

的是这座桥，喂的是小鱼。现在明白了吧。我再多说几句，过去我一

直没理你们，你们要钓鱼，就让你们钓去，你们在这儿搞联络我只当

没看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着你们。我想，这线放得越长，钓的

鱼就越多。哪想到，你们倒听话，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今天老子的

鱼食用得差不多了，我也该收摊了，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戒了严。我

再跟你们说一句，现在戒严的事外边全知道了，只有你们这些人还不

知道。现在你们跑到哪儿也是死路，明白了吧？这就是钓鱼的好处。 

这样吧，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索性把秘密都告诉你们，也

让你们死得甘心。你们听好了，你们看看那边，那北边是他们伪军的

驻地，南边是我们国军的防区，我们是黄河为界，但不是两国交兵。

你们大概没忘老头子有一招叫 “曲线救国 ”吧，我们不管谁打日本谁不

打日本，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来来往往，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好兄

弟，唯独你们共产党是外人。我们商量好了，我们盯住我们这一面，

他们盯住他们的那一面，我们还互通情报，有事的时候他们可以到我

们这儿来，我们也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一齐动手抓

你们，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都听见了吧？在这儿我还不怕你们传出

去，我敢说要是失了密我的脑袋都得被砍下来。这不是逗你们玩，不

过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儿，我．料定你们也没能耐把我的话传出去，

所以我才敢这样说，要不，打死我也不敢说这大话。不信你们就试试，

谁要是能把今天的事传出去，老子情愿把这颗脑袋输给你。说什么死

了之后托个梦，那是根本没有的事。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灵性，你们就

踏踏实实在这儿做鬼吧。你们以为赶走了日本，天下就是你们的，你

们想怎么反就怎么反？你们做梦吧。日本鬼子走了，你们也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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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后悔了吧？你们早想想这座桥为什么会转？多动

动脑子不就没这事了。算了，我懒得跟你们费吐沫星子，你们就挨枪

吧。弟兄们，各就位……”  

“慢！我问你，你说是抓共产党，那你说谁是？是一个还是两个，

还是都是？是谁搞联络来的？你拿得出证据来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我死了也不服你。 ”

有人喊到。  

“还用我拿证据吗？我没有证据，你们的脸上也没刻着字。可我

知道，你们这些人凑到一起绝对没好事，过去我们说过 ‘不准交头接

耳，不准聚众，莫谈国事 ’，你们偏要凑到一起，这就是违犯军令，

这本身就是证据。 ”  

“那是日本鬼子立的规矩。 ”  

“什么？是日本人立的规矩？你回去问问你妈，问问到底是谁立

的规矩，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敢跟我较理。得了，我没功夫理你，

你上阎王爷那儿问吧。行刑队注意了，各就位，放！ ”罪恶的枪声响

了，怒骂声也立即终止了。  

“好了，现在你们分头搜索，几里旮旯都给我搜到了，见一个给

我打死一个，一定要保证一个活口不留，听见了吗？ ”  

“听见了。 ”  

“好，那就执行吧。 ”说完话，就听见人群散开了，枪声稀稀拉拉

地又响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再听不见声音了。  

“看来这时候再不走再搜就搜到这儿了那咱们就麻烦了，快走。 ”

大哥说罢，让二哥先窜过木板墙，然后又一个个将我和三哥送出来，

他还是最后一个跳了出来。出来之后四人忙从三庙跑了出来直奔了营

房。到东头条看见一个卖菜的。大哥忙问： “这白菜多钱一斤？ ”  

“三毛。 ”  

“嗬，倒不贵，给我来三颗。别称了，你说多钱吧。 ”  

“您给五块吧。 ”  

“好，五块就五块。你快收摊吧，黑狗子一会儿就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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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是了，谢谢。 ”小贩听这一说忙收了摊。这时大哥背起我就

走，二哥和三哥抱着白菜都进了小胡同，从营房胡同的南边悄悄地走

过去。刚走到五条胡同口，只听得一声 “不许动，把东西给我放下！”

只吓得四人怔了一下。这时才看见有两个孩子在大坑里跑，几个伪军

在后边追，说话间已经追上去将孩子们按住，口里还不住地喊： “好

小子，我们憋了一宿你们到底是出来了，今天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

你小子过去在这儿偷我就没理你，我告诉你说，你偷老玉米给八路吃

我早就知道，可那时候我是没功夫理你。你以为我们管不了你了，你

就放大胆了是吧，我跟你说老子今天就得管管你，背着口袋给我走！”  

“今天怎么这么多事啊，快走！ ”大哥轻说了一声，四人忙钻进了

胡同里。来到李大爷门前一推，大门门竟从里面插上了，大哥轻声喊：

“李大爷！李大爷！ ”  

“谁呀？ ”来开门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只见他头上戴着破毡帽，

身上却穿着一件新棉袄。  

老头一边开门一边说： “唉呀你们这是上哪去了？你们前脚走后

脚这儿就戒严了，我还以为你们回不来了呢。 ”看我们进来了，他又

忙得将门关上了。  

“我们早晨出去的时候还没戒严呢，可谁想到这么一会儿就变了

呢。 ”  

“算了，算了，你没看见外边有眼睛？ ”  

“啊！有眼睛？ ”  

“唉呀，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被盯上了。 ”  

“啊！不会吧？ ”  

“不会？你没看见我摆在墙头上的麦秸换了位置？ ”  

“呦，我忘了看了。 ”  

“唉呀，这事能忘嘛。我跟你说吧，今天早晨一戒严，我就知道

是针对你们来的。得了，你们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  

“那不成，那我们就连累您丫。 ”大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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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呀，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事。过去没事的时候他们还找我的

碴呢，这一回我是躲不过了。看来今天我不死也得扒层皮，闹不好这

条老命都得搭上。不过我死了也好，人早死晚死反正也得死，我多活

一天多受一天罪，我这样死倒省得拖累人家。我跟你说吧，我本来也

有个家，我家就在西便门外，我也有好几个儿子，可是日本鬼子一来

就把他们都杀了，没想到我这个老不死的倒还活着，你说我活着还有

什么意思。到今天连个给我送终的人都没有了。唉！我就直说吧，我

想你要是能替我送了终，每年给我烧上两张纸，我死丫也心甘情愿。”  

“您别说这话，要那样我自首去，今天我死也不能让您死。 ”大哥

说。  

“还说傻话呢，你以为你死了我就没事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件

事绝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死了，我照样还得死。而且你们哥四个

一个也别想活，你爸爸你妈也得受连累，你的亲戚也得捎着。另外，

要是你被他们抓住了，那就叫人赃并获，我死得还更结实，我想申辩

都申辩不了你懂吗？而且我现在就一个人，在这儿又没亲戚又没朋友

的，我死了谁都不连累，我一条命能换你们四条命我值，所以说我一

点都不后悔。得了，你赶紧走吧！你们走得越快越好。 ”  

“不，我不能让您替我们死！ ”大哥一下跪了下去。  

“傻孩子，你就别说傻话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早晚都

会这样。算了，你们快走吧。 ”  

“大爷，您放心，您要是真死了我一定给您送终。那，那您把白

菜留下一棵。 ”  

“傻呀！你们进了门就够我受的了，你再留下白菜，要是被他们

看见，我想活都活不成了，快走吧！ ”李大爷说。  

“行，我走。这样吧，大爷，我们给您磕个头再走，行吧？ ”  

“行行，这个我接着。 ”我们哥四个磕完头，二哥和三哥先翻墙过

去，大哥又将我和白菜递了过去，他这才跳过来。然后，再翻过四条

的院墙，才回到家里。大哥一进门便跪在母亲的面前，抱住母亲的双

腿哭了起来，他哭着说： “妈，出大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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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别急，有什么事你慢慢说。”母亲和姐姐忙把他扶起来，

大哥把从早晨开始到回家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座桥要是不拆，他们还得用它害人。要那

样咱们的损失还得大。这样，你赶紧给游击队报信，让他们别往那儿

派人了。 ”  

“那我马上去。 ”  

“我也知道游击队在哪儿，还是我去呢。这会儿伪军正在捉他呢，

若是他被认出来咱们的命就都别想要了。李大爷救的是咱们，咱们都

死了李大爷的命不是白扔了。再说了，这件事的关键是这座桥……”

姐姐的话就没说完。这听来路方向一阵大乱。有人粗暴地喊：“你说，

是不是你把他们放走的？他们上哪儿去了？ ”  

“不是我放的，我根本就没看见他们进来，不信你问问，他们是

不是来过？真的。 ”  

“你少费话！你以为我是傻子，我跟你说，这儿我早就派人盯着

了，前几天你的街门老是虚掩着，有几个小子天天在你这儿出出进进，

你说是不是？跟我玩猫腻，我告诉你，你跟别人玩行，跟我玩你没门！

我问你，刚才是不是从你这儿进去了四个小子，其中还有一个是背着

的是不是？说！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你要是不说老子今天就打死

你。 ”  

“我真没看见那四个人啊。刚才我正在屋里睡觉，就听外边乱喊，

我也没理会。就这时候你们就进来了，您说叫我说什么？ ”  

“什么？没来过？那你墙头上的脚印是哪儿来的？说！ ”  

“脚印？我不知道，前些日我们这儿净闹贼，也许是那些贼留下

的。 ”  

“呸！你个老不死的，我叫你油嘴滑舌！我叫你不说实话！我打

死你！ ”这时候只听得那边打了起来，老人开始还喊得有劲，后来便

不吭声了。街坊们一起苦劝，伪军们才气哼哼地走了。  

五条时而大时而小地传出了一阵阵哭声和鼓乐声，下午鼓乐声与

哭声更是大震。母亲哀伤地说： “你们听，这是你李大爷该出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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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大哥和你二哥都在五条为你李大爷送终。你们俩听着，李大爷

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他是为救你们才死的，这你们得记一辈子，今后

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在哪儿，你们都不能忘了他老人家，不能

作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事，记住了吗？你们都跪下，朝东给李大爷磕四

个头。 ”  

“是，我们记住了。 ”  

李大爷在城里无儿无女，他的丧事足邻里们给代办的。办完丧事

大哥回来后只是哭，后来在家人和邻里的劝慰下才睡觉。到第二天早

晨他带着红肿的眼睛上班后，母亲才发现他的枕头都湿透了。后来因

为游击队知道这座桥是钓鱼桥，就不再去桥下接头了，从此那座桥再

没人走过。因为这座桥只用了一次，所以最后伪军们只好拆了。  

第二章  风雪夜老姨投亲  
日本投降之后营房真的兴旺了一阵，第一件事是营房中心的水井

被定兴的人垒上井台，台上盖了棚子，里边修了水池，还安了一把辘

轳，井台前边用自行车带做成皮管，就成了最原始的自来水，营房百

姓从此告别了打水的生活。第二件事是增加了一些商户，有名的有 “厚

记 ”“小店房 ”“义勇兴 ”等杂货铺。西北四条的花生店，西南四条的粉

房，宽街的豆腐房，西南头条的煤厂，还有一些卖菜的，卖酱牛肉的，

卖水萝卜的，一大早就在外边叫卖。哪知道兴旺没几天就败了，最后

只剩下 “小个儿 ”和 “菜梆子 ”二人凑合坚持着，百姓的日子过得比日本

人在的时候还苦。  

后半夜雪下了有半尺厚。就在人们熟睡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

“黑更半夜的，谁敲门干什么？ ”母亲小声说。  

“甭管他，睡咱们的觉。 ”姐姐说。  

“你听，敲得还挺紧，去瞧瞧是谁。 ”母亲正说着，大哥已经开了

门将老姨接了进来。  

“呦，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还出来？快烤烤火，他呢？ ”母亲忙将

老姨往屋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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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别提了。有吃的吗？我快饿死了。 ”老姨摆了摆手，用沙哑

的嗓子说。姐姐忙拿来一个窝头和一碟咸菜，又打开火烧了一壶水。

“老姨您先吃，我给您弄点热乎的。”老姨刚吃了两口，就噎得喘不过

气来问： “有凉水吗？ ”  

“有，就在缸里。 ”母亲说。老姨舀了半瓢凉水喝了一通，这才坐

下来说： “这回饿不死了。 ”  

“你怎么饿成这样？ ”母亲吃惊地问。  

“我怎么说呢，穷的。家里能卖的全卖了，再卖就该卖房子了。 ”  

姐姐端过刚热过的窝头片和一碗面汤说： “您趁热吃吧，要不该

凉了，您吃完再说。”老姨答应一声便吃了起来。吃过之后才说：“唉，

这一顿把三天的吃的都吃了。跟你说吧，几个月来我们俩就没吃过一

顿正经饭。这几个月我们今儿要来点就吃点，明儿要不来就饿一顿，

哪天也没吃饱过。最近这些天就更甭提了，要饭都没处要去了。这日

子口人家自己还不够吃呢，谁还有多余的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俩就干

饿着，算来到今天我们俩整整饿了三天丫。刚才我跟他说咱们要是这

样饿死还不如舍个脸找三姐去。你妹夫说那多寒碜，我就是饿死也不

能上亲戚家要饭去。我说那寒碜什么，咱们又不是外人，咱们足正经

的亲戚，我们从小吃的一锅饭，这时候你吃他们一口还能把你赶出来？

去吧，总比饿死强。我都这样说了，可他说死了也不来，没办法我只

好人出来了。 ”  

“咳，我老姨夫也是，吃就吃呗，又不是外人。”姐姐和哥哥们说。  

“你就应该把他拉来。 ”母亲说。  

“我拉了，可他死活就是不来，他就是嫌寒碜。 ”  

“真是的，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说什么寒碜不寒碜的。对了，您

家不是有生意做吗？有生意不能挣点钱吗？ ”大哥说。  

“是啊，过去还能凑和，这会儿不行了。那会儿日本鬼子在咱们

这儿天天都杀人，那时候我们糊点纸活挣点死人钱还能凑和活着。这

会儿死的人少了烧纸的人也少了，这个活就挣不来钱了。不但不挣钱，

国民党还天天要钱，今个要捐明个要税，这个税那个税没完没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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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数不清。你说我们都挣不来钱丫，家里的我全交了税都不够，你说

我们还交什么交？可他们不管这些，你挣不来钱照样收你的税，你不

交就说你是抗税。要抓人不算还得把你的房门给封了。我们一看，就

是这买卖闹的，要这样干脆不用你们封，我们自己封了算了。就这样

买卖不做了。可不做买卖也得吃饭呐，如今我们连个挣钱的地方也没

有了。怎么办呢，如今我们只好干饿着，到今天我们都饿了四天了。 

今天晚上我一跺脚就上你们这儿来了，来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念

叨：不能睡觉，要是一睡就睡过去了，闹不好不饿死也得落个冻死，

我得走，为了你老姨夫我得活下去。可我刚走剑宣武门就一个劲地发

困，有时候站着站着就迷糊过去了，后来一睁眼我才知道是睡着了。

就这样我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楚，就一步一步迷迷糊糊挨到了你们家。

唉，这会儿我吃饱了，可困劲还是那样。 ”老姨说。  

“那您就在这儿睡会儿，睡醒了再走。 ”姐姐说。  

“不行啊，你老姨夫还在家里，还不知他是死是活呐。这样吧，

我就睡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后你们就叫我。今天我怎么也得回去。”  

“行，您睡吧。我给您盖上点。 ”姐姐忙把被子拉过来。  

“不用不用。我跑了一天了，身上脏兮兮的别把你们的被窝弄脏

了，不用盖，我就这样睡没事。 ”  

“盖上吧，别冻坏了。 ”姐姐和母亲将被子给老姨盖上，没过一会

儿老姨儿便打起了呼噜。趁这时姐姐忙给老姨又做了一锅窝头，用布

包了。  

半个钟头过去母亲忙把老姨唤醒了。老姨一睁眼就问： “到时候

了吗？我得走。 ”说着话一骨碌跳下地推门就要走。  

“你忙什么？ ”母亲和姐姐都说。  

“我能不忙吗？家里还有一个人呢，这会儿他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呢。 ”老姨说。  

“那，您把这个给我老姨夫带上。这是剐蒸的。 ”姐姐说。  

“咳，这叫什么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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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拿着吧，这会儿我老姨夫正等着您呢，您有功夫再来。 ”姐姐

边说边将老姨送出门去。一阵关门声和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过后夜又恢

复了宁静。  

第三章  扎在死亡线上  
日本投降了，可国内战争又打了起来，为了家庭生活父亲这时候

还得出差，从事野外工作。哪知道出了一件大事，这次家里的天真的

塌下来了。以前父亲出差一到地点就立即写平安信以示安慰，之后隔

一段时间再写一封。他这次出差快两个月了，可还没回来，只是把工

资和信送回来丫，信中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简简单单几句话，其余的什

么都没有。送信的说得倒轻松： “您放心吧，他的身体挺好的，就是

工作太忙。 ”母亲本来就怕父亲出事，如今情况异常，就更担心了。  

刺耳的警笛声天天都在响，外边也天天都传来抓人的新闻，门外

那些要饭的人这些灭几乎是天天不断，那大小胡同里几乎整天都有过

往的人群。他们有的用车推着老人孩子，有的用担子挑着孩子，也有

的拉一个抱着一个还背着一个，有的两口子一瘸一拐互相搀扶着。单

人路过的是极少数，胡同里一天到晚都是 “行行好吧，老爷太太！ ”

的凄凉喊声。  

姐姐每天都忙着一天的三顿饭和家里的琐碎事务。她为下班和放

学的兄弟蒸了窝头晾凉了再放到抽屉里，等着我们回去吃。外边单身

的乞丐喊得可怜时，姐姐也掰一块给他们吃，顺便打听一下父亲在外

边的情况。  

这一天门外的乞丐更多了，一天当中胡同里几乎没断了人。  

“怪了，怎么今天要饭的这么多？是不足有事？你去看看，要是

有独自一人要饭的气丐，你给他掰块窝头，顺便问问他是这是怎么回

事，再打听打听你爸爸的下落。 ”母亲说罢，姐姐就出去趴在门缝向

外看。好长时间才等来一个单身老汉，趁人不注意忙给他掰了一块窝

头，问： “大爷，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哪儿出事了？ ”  

“咳，您就别提了。国民党把黄河给炸开了老大的一个口子，把

我们那儿连房子带地全淹了，害得我们死的死逃的逃。机灵一点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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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捡了条活命，逃不出来的全死在里头了，什么都没了。您说这叫

什么世道！老汉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  

“那我问您，您看见一个老头儿了吗？他有四十多岁，手里提着

一个工具袋和一个盛鱼网的袋子。 ”  

“您是不知道，当时人多了去了，那时候谁顾谁呀，我们能活着

出来就不赖了。我们就顾逃命了，谁还顾得问谁姓什么，拿什么东西。”  

姐姐道了一声谢忙进来告诉母亲。正说话间营房到处吹起了哨子，

有人喊到： “百姓们都听着，国军有令，外来人等一律到北边集合，

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军法从事。 ”这样一来，一会儿胡同里就恢复了要

静。  

又过了几天，父亲厂里送工资的人又来了，他手里还是拿着一封

信。母亲问他： “他这会儿怎么样？ ”  

“刘师傅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的病也好了，只是工作太忙

一时间还回不来，您放心就是了。这是他给您写的信。 ”  

“我不认识字，你拆吧。是不是还是那一句话：我很好，平安勿

念哪？ ”母亲问。  

“这，这……”来人无言答对。  

“那好，既然您不说，他的薪水您拿回去，我不要那不明不白的

钱，您请回吧， ”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只好实话实说了。说实在的，我就等着您

的这句话呢。您知道我是刘师傅的代理人，他跟厂家的关系是我给办

的，可我是个办事员，我并没有实权啊。所以刘师傅出事的时候我都

吓懵了，当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他的事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敢

往上报，所以说前两个月的薪水全是我给垫的。可我垫一个月行，垫

两个月也垫得起，可老这样我也受不了。您知道，我家里也是老老少

少一大堆，他们也得吃饭，所以上回我就想把实情跟您说了。可我就

是张不开嘴，真的您要是不说这话还是真难为死我了。那好吧，既然

您说了这话我就借坡下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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